
12 岁的少年大学生

胡赛尼到了上学的年纪， 街子小

学的老师给他起了学名———马盛德 。

很多年后，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

员刘梦溪先生看到这个名字后说 ：

“‘吾邦有盛德’‘君子盛德’，盛德在古

文里是个很好的词哪， 你的小学老师

有水平。 ”

1959年至 1961年是 “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纵是三头六臂也无法让地里

产出更多粮食。作家莫言在小说《蛙》里

提到，“三年自然灾害”使山东“高密乡”

的出生率几乎为零。远在西部山区的团

结大队也是同样境况。 1959 年冬，马盛

德出生。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 4

个姐姐 2 个哥哥，与他同龄的小伙伴没

几个。

孩子们上学松散，马盛德有时逃学。

老师到家里喊他， 他就躲到院子里的杏

树上。 这真是棵神奇的杏树，全村庄的

杏树里，就属它结的杏子成熟最早。 这

可帮了大忙了， 在旧的粮食即将吃光、

新的粮食还没收下来的时候，父亲就用

背篓背着杏子，到邻近的藏区或回族山

区换些吃的，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

转眼到了小学五年级。 1971 年 11

月的一个星期天，马盛德正和同伴在学

校打篮球，远远站着几个陌生人。 他们

是北京和西宁的老师，翻山越岭来这里

是为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招收工农

兵学员。马盛德和比他略大的一名男生

和一名女生被选中了。

一听要到伟大的首都读书，能看见

天安门，马盛德又惊又喜。 父亲有些担

忧：“你才 12 岁，太小了，想家怎么办？”

“那我也要去。 ”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大轿子

车”， 第一次看到大学校园……带着一

路的兴奋劲儿， 马盛德他们来到了 18

号楼艺术系， 这座楼是梁思成设计的，

古朴而气派。 老师领他们到排练厅，分

发练功服，等学生们换好衣服，便开始

测量每个人的腿长和臂长，柔韧度和弹

跳力。

“我们傻眼了， 这才知道是来学

跳舞！”

在撒拉族的传统社会观念里，露胳

膊露腿搞艺术不算个正经职业。马盛德

坦承：“如果早知道是学跳舞， 家里人

肯定就不让来了。 ”可见，前去招生的

老师们是做足了 “功课 ”的 ，他们知道

撒拉族人的这一观念，因此只说“让孩

子去北京上学”， 而只字不提 “跳舞”

“艺术”。

后来有个故事： 有一名摄影记者

去排练厅， 拍到了与马盛德同来的撒

拉族姑娘一身短打扮练功的照片。 为

了宣传撒拉族第一代学舞蹈的大学

生 ，照片被登在了 《民族画报 》上 。 很

快， 家乡循化县文化馆的橱窗里贴出

了画报。 有人看到后告诉了女学生的

家长，在家长要求下，这张画报撤出了

橱窗。

工农兵学员 3 年学制的大学生活

新奇多彩， 冲淡了马盛德的思乡之情。

马盛德个头小，被分在小班，洗不动的

厚衣服老师给洗，大班或高年级的同学

抢着帮忙，各民族学生和谐相处。 那个

年代物资紧缺， 中央民族学院却受到

国家特别照顾，每个学生每月有 18 元

助学金，“我们学舞蹈和吹铜管乐的学

生因为体力消耗大，每月还能分到四斤

糖呢，两斤白糖两斤红糖，作为营养补

助。 ”课外活动相当丰富，每到“五一”

“十一”就去游园。“还常到机场、火车站

去，56 个民族的学生穿着民族盛装，拿

上鲜花唱啊跳啊，欢迎外宾。”马盛德回

忆道。

与马盛德沉浸在欢乐的大学生活中

所不同的是，老师却有点发愁：“怎么老不

见这孩子长个儿呢？ ”整个大学期间，马

盛德因为身高问题，只能跳《拾青稞》这类

儿童剧。 直到 15岁大学毕业，他才开始

蹿个头，竟蹿成了 1.83米的大高个儿。

马盛德毕业后留校， 给民族舞蹈

教育家马跃当助教。 中央民族大学舞

蹈学院流行一句话 ， “不会跳 《奔

腾 》 就别说你会跳蒙古舞 。” 蒙古族

男子群舞 《奔腾》 的编舞， 正是云南

籍回族人马跃。

2016年 11月， 中央民族大学大礼

堂举办了少数民族舞蹈教育研讨和教学

展演活动，开幕仪式上，马盛德作为校友

代表致辞，“今天我站的这个舞台， 是我

记忆里最难忘、 最亲切的地方……看到

母校的辉煌成果，我无比自豪。 ”

“金色谷地”的舞台多面手

结束了 3 年的助教生涯 ，18 岁的

马盛德回到青海，在隆务河畔的“金色

谷地”———也就是热贡，一待就是 8 年。

沉入民间，浸润于精深的藏文化，滚打

于基层舞台，这 8 年，为马盛德以后踏

上舞蹈研究与“非遗”保护之路积蓄了

后劲十足的能量。

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马

盛德是个多面手：既是演员、又当舞蹈

教练，还担任编舞。 他数度摘得全省乃

至全国大奖，被收入由著名戏剧家曲六

乙主编的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

1979 年 11 月，马盛德作为青海省舞蹈

界的一名代表，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界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

邓小平同志的大会祝辞。

在马盛德创作的诸多佳作中，大型

藏戏《意乐仙女》颇值一提。作为从民间

藏戏到舞台藏戏的成功探索，《意乐仙

女》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剧有 8 场戏，其

中 7 场都是以大场面的舞蹈来支撑，编

舞全由马盛德一人完成。 1983 至 1985

年，《意乐仙女》 赴全国 7 个省区市巡

演，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第六届全国

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欣赏到了这

朵瑰丽的“藏戏之花”。

之后近 10 年， 马盛德先后在青海

民族大学、团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艺

术研究所工作，频频穿梭于舞台、田野

和书斋。 他曾用 3 个多月时间，与同事

一道在青海塔尔寺与僧人同吃同住，学

习了解面具舞羌姆的服饰道具及图案

色彩，舞蹈动作及象征含义，表演流程

及严谨仪轨，运用摄像、图片、文字等手

段完成了对羌姆乐舞的完整记录。

回归书斋的大龄研究生

35 岁时， 大龄青年马盛德迎来了

人生的大转折———1995 年他重回课

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舞蹈史论专

业硕士研究生 。 这一转折的铺垫 ，是

1991 年夏季在兰州举办的西北地区

“舞蹈生态学培训班”。

参加培训的马盛德有幸认识了两

位主讲的先生———舞蹈表演艺术家 、

舞蹈理论家资华筠和语言学家王宁教

授。 其时，在舞台上渐感体力不足的马

盛德已在考虑转型问题， 但对于如何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是困惑， 因而

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 而两位先生以“舞蹈生态学”启蒙

了他，令他茅塞顿开，骤然窥见了斑斓

的新世界。

之后，马盛德尝试着运用舞蹈生态

学的方法， 以舞蹈的外部形态为切入

点，把握舞蹈的动律、节奏、风格，研究

舞蹈地理环境、历史源流、风俗习惯等

生态因素对舞蹈的内在作用，并陆续发

表了一些文章，并因《玉树“求卓”藏舞

的民族特点及现代变革》一文受邀参加

了国际舞蹈会议。那种在大会上宣读论

文的快乐， 比起舞台上谢幕时的掌声，

似乎带给他更为深层而持久的余波，于

是，他认定了考研之路。

从舞台转向书斋，一个感性，一个

理性，本就是很大的挑战，再加上文化

底子差、母语是撒拉语，英语得从 ABC

学起，马盛德破釜沉舟，干脆用整整一

年时间脱产备考。

那会儿， 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于

恭王府。 恭王府是文保单位，不能新建

房屋。 研究生部的宿舍和教室类似于

建筑工地的临时建筑，四处透风，冬天

很冷，夏天酷热，因此有了两个雅号，冬

天曰“耶路撒冷”，夏天曰“萨拉热窝”。

学校没有清真食堂，一日三餐，马盛德

就用挂面、鸡蛋、馒头、咸菜对付。 恭王

府附近， 有个撒拉族老乡开了间餐馆，

瞅见瘦成条儿的马盛德，那老乡总要抓

起羊肉串塞给他。

苦的是皮肉，乐的是精神。 马盛德

说：“我近距离地聆听了国内、国际一流

专家学者的教诲。在读书与思考的过程

中，我享受到了理论带来的快乐和内心

的充实，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完全抵消

了求学生活的清苦和艰难。 ”

毕业论文答辩时，好几个同学被老

师们的轮番提问给问哭了，马盛德往那

儿一站，老师们的眼神里立即一致流露

出同情和赞许：“老马，这几年你可真是

不容易啊！”作为大龄研究生，马盛德被

同学们唤作“老马”，年岁更大的老师们

也跟着这样叫。

马盛德的毕业论文 《西北地区撒拉

族、回族、维吾尔族婚俗舞蹈比较研究》写

得很扎实。 有关文献史料十分稀少，马盛

德干脆下笨功夫，从家乡的街子镇、孟达

乡开始，寻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多地

的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用田野考察的第

一手材料来支撑对问题的研判。

马盛德发现，撒拉族、回族、维吾尔

族尽管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 但其各自

的婚俗舞蹈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变轨

迹：撒拉族的《堆依奥依纳》已完全从生

活中消失 ，回族 《宴席舞 》处于式微状

态，而维吾尔族的《纳孜尔库姆》却一直

兴盛不衰，这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

历史背景、自然环境、宗教文化表现形

式、社会进程、艺术本体等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这印证了在马盛德的童年里，为什

么始终没有看到自己民族原生状态的

舞蹈。 而童年没有看到的，他在后来的

寻访中看到了。 1996 年 12 月的一个冬

夜，他来到撒拉族民间艺人韩阿卜都的

小院。老人在炉子上烤了一些土豆招待

他，两人边吃边聊。在马盛德的请求下，

老人在月光下表演了撒拉族民间舞蹈

《阿里玛》《依秀儿·玛秀儿》 的一些片

段，动作并不华丽但韵味十足。那会儿，

马盛德生活拮据，无法购买摄像设备留

下这珍贵影像，但他把这些动作学了下

来，记了下来。

马盛德又从渐行渐远的撒拉族婚

宴舞蹈《堆依奥依纳》中挽留住了民族

文化的些许遗珍。 “举行婚礼”用撒拉语

说就是“堆依奥依纳巴”，“堆依”是指骆

驼，“奥依纳”是指跳舞，结婚和骆驼跳

舞有关系吗？ 当然有。 马盛德娓娓道

来———

相传 700 多年前，中亚细亚的一支

英雄部落———撒鲁尔部落进行了一次大

迁徙。 他们牵上一匹白骆驼， 带上一部

《古兰经》，跋山涉水一路向东。将要翻越

第 30座大山时，驮经的骆驼不见了。 大

家四处寻找， 终于在循化街子河东边沙

坡下的泉水边看到了它， 它此时已变作

泉边一尊石头，《古兰经》 在石上安然无

恙。 泉水清甜，土地肥沃，大家便在这里

定居繁衍，形成了后来的撒拉族。那池清

泉被撒拉族人称作“骆驼泉”。

撒拉族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 撒拉

族人完成历史传承的最直观方法， 便是

在婚礼上跳骆驼舞， 以朗诵、 吟唱和简

单的舞蹈动作， 在 “你从哪里来” “你

怎么来” 的答问和演示中， 完成对先民

伟大功绩的追念。

如今，骆驼舞不跳了，而“骆驼泉”

口述传说和撒拉族婚俗，则双双成为国

家级“非遗”。 撒拉族婚俗有着“变”与

“不变”，变的是骆驼舞这一文化表现形

式，但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内核并没

有变，其基本的婚礼仪轨依旧，是不断

发展并融入现代生活的“非遗”。

如今， 马盛德在学术研究方面已

有不少成果，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先

后出版了 《人神共舞———青海宗教祭

祀舞蹈的考察与研究》《中国民舞》《西

北地区信奉伊斯兰教民族婚俗舞蹈研

究》等专著，其中《中国民舞》被推荐为

“首届全国百种优秀民族图书”。

“非遗” 要活在生活里
2018 年 12 月 11 日， 马盛德回

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一堂题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

的讲座。 他强调了“非遗”的基本特

点和规律：世代相传、活态传承；具有

一定的文化表现形式或载体；从古至

今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共享

的，是不断被再创造的；具有活态流

变性与恒定性规律。

这也意味着“非遗”是活的、动态

的，而一旦失去生存土壤，它就不再

是“非遗”。 马盛德拿家乡的连枷号

子这一民间音乐表现形式来举例 。

连枷是过去使用的一种简单农具，打

麦时，农民排成排，喊着有节奏的号

子抡连枷，这使打麦子的动作有了舞

蹈的动感，培育了协作精神，增添了

劳动乐趣，提高了工作效率。 但在今

天，农业实现了机械化，脱粒机代替

了连枷。 “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连枷号

子这种历史上的‘非遗’而恢复落后

的生产方式，脱离了现代生活的‘非

遗’必死无疑，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

可以听之任之。 ”马盛德说，“通过视

频、音频、图片、文字，我们可以把它

数字化保存，留住乡愁，留住文化的

根，它还能为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化

旅游提供灵感，提供素材。 ”

马盛德总结道：“我们的‘非遗’只

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进博物馆，要活

在人们的生活里、社区里。 但‘非遗’保

护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权利为代价。 ”

也有穿越千年而依然鲜活的“非

遗”。讲座上，马盛德为大家放了一小

段视频， 那是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

的“二十四节气”通过评审、被宣布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激动一刻，作

为中国代表团的领队 ， 马盛德在

“CHINA” 的桌签后站起鼓掌致谢，

姿态谦谦有礼，神情难抑激动。 二十

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是中

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和民族文

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什么节气对应什

么农事， 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这

是中国人的常识。每当看到新闻联播

播报农历和二十四节气，马盛德就总

是想起那令他难忘的激动一刻。

这堂讲座，马盛德从故乡街子镇

讲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

院，从藏戏讲到其他戏曲和“非遗”的

各个门类，从舞台实践讲到田野考察

和“非遗”保护，这背后既可见他颇为

传奇的人生轨迹，又可在他身份的一

次次变换中看到 “不变”———不变的

乡愁。

荨 2005

年 5 月 ，

马盛德在

新疆考察

维吾尔族

刀郎舞蹈。

康玉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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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马盛德：中华“非遗”守望者
中国的“非遗”元年，是从 2001 年昆曲成功入选联合

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算起的，2019 年
已是第 19 个年头。

这些年间，马盛德既是“非遗”保护的同行者，更是“非
遗”保护的推动者和引领者。 他参与了古琴、热贡艺术、二
十四节气等的成功申遗，见证了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第二

个星期六“文化遗产日”的设定和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指导和主持了诸多大型非
遗论坛、展览，推动了“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马盛德退休之前的头衔固然使他成为“非遗”领域的
权威人士，而他另有一张颇为显眼的“名片”———他有着撒
拉族少数民族身份，有着数十年的科班学习、舞台实践和

田野考察的履历，曾是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舞
蹈组委员。 在种种场合比如诸多“非遗”讲座上、媒体采访
时及国际学术交流中，他总是强调，“国家层面推进的‘非
遗’保护中，少数民族的‘非遗’受到特别的重视，选我来文
化部做‘非遗’保护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
子……”

【人物档案】

1959 年冬，撒拉族人马盛德出生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街子镇。

1971 年，12 岁的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 （今中央民族大学）

艺术系，学习民族舞蹈。

1977 年至 1994 年，他回到青藏高原，回归舞台。

1995 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成为我国第一个撒
拉族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

2001 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调至该院科研管理
处，组织了诸多大型“非遗”高层论坛。

2009 年，国家文化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盛德担任
副司长，后担任非遗司主持工作的巡视员。

2017 年退休后受聘为 10 余所大学客座、特邀教授，迄今已
开设近百场“非遗”讲座。

""""""""""

""""""""""

荨 1972

年 ， 马盛

德 （前排

左二 ） 在

中央民族

学院艺术

系学习。

▲ 2016 年 11

月， 马盛德率

中国代表团参

加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

第 十 一 届 常

会，“二十四节

气”申遗成功。

荨马 盛 德 寄

语 。 (江胜信
摄。除署名外，

均资料照片)

荨 2016

年，马盛德

参加“中非

文化多样

性保护论

坛 ”。 李
昱明摄

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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